
《我们不问岁月，只愿意活得任性》

热血青春的正能量小说

【内容简介】

任性，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在这个充斥
着危机、面临着诱惑的社会上，守住真我，

用心去活。每个人都有过一段奢侈的日子，

后来又变得一贫如洗。 那段
过去的时光，便是青春。四个
主人公， 他们的命运相互交
织，织成蜘蛛网，时间在上面
爬行。他们在大学里相识，笑
过、哭过、伤过、痛过，他们与
许许多多的大学生一样，在
任性的青春里品尝着疯癫与
疼痛。

幸运的是， 不管命运最
后将他们置于何处， 他们始
终没有忘记最初的梦想；不
管曾经被撕裂的伤口有多
深， 他们依然勇敢任性地活
着爱着。

【编辑推荐】

1.

作者穿上消防服是
一名铮铮铁骨的战士， 脱下
消防服是一枚帅气文艺的
“鲜肉”。

2.

小说排版精致，内容
充满正能量， 读完整篇故事
之后，令人深受震撼的同时，

又会感慨万千。

3.

小说是用微博的形式写的，体裁新
颖，语言精练幽默，情节上完整连贯，适合
生活节奏快的人群阅读，阅读过程愉快、无
压力。

（据新华网）

滋 味 书 架

《庐山隐士》

《庐山隐士》 是蒋一谈最新
的超短篇小说集，体现了他在短
篇小说想象和叙事上的新探索。

这些超短篇小说，或朴素，或诡

异，或寓言，或诗化，历史记忆与
现实存在触碰生发，人生困顿与
个体修行相互映照， 色彩纷呈，

散发出蒋一谈独有的想象魅力。

《彷徨的娜拉》

《彷徨的娜拉》针对国内社
会当前的女性生存现象进行了
观察和思考， 沉淀出更深层次
的关照。 与近一个世纪前的妇
女解放、走出家庭相对立，当今
社会的女性更多“掉过头来，转
回家去， 重新进入男人的‘樊

笼’，追逐男人所设置的铜墙铁
壁”。有家庭的事业女性更是陷
入社会义务和家庭义务的双重
压力之中。 社会对女性的要求
益发严苛， 而这种困局恐将一
直持续下去。 相比“狂欢”的瞬
间，“彷徨”更是生活的常态。

《燕南园往事》

汤一介、 乐黛云夫妇是北
大未名湖畔的学界双璧， 汤一
介先生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
藏》编修，乐黛云先生则是中国
比较文学的拓荒者。

1952

年
秋，汤一介父亲、时任燕京大学
副校长的汤用彤被分配住至燕
南园

58

号。 后来，汤一介与乐
黛云一家又在这里历经了悲苦

与喜乐。 耄耋之年的汤一介与
妻子乐黛云， 及其长大成人的
女儿汤丹、 儿子汤双用心回忆
自

1952

年搬入燕南园
58

号以
来， 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和
酸甜苦辣咸的五味杂陈， 结成
回忆家国往事的散文集《燕南
园往事》。

（雨乐）

悦读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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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心灵的历程

———读《西方文学之旅》

周亚涛

关于文学的功用，沈从文先生曾说
过：“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
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 ”这或
许是当今我们极度追求物质财富的同
时，仍渴求好的文学作品的原因吧。

一直对西方文学抱有深深的“成
见”，感觉中西文化的背景相差较远，无
法理解深奥的西方文学。但徐葆耕先生
的《西方文学之旅》给我打开一扇明亮
的窗户， 让我瞥见了西方文学一缕曙
光，我就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被园内
的富丽堂皇所深深地惊叹。

西方文学所走过的数千年历程，正
是人类几千年所走过的心灵的历程，它
向我们展示了原始状态下的先民如何
一步步走进科技昌盛的当今社会。从人
类生命意识觉醒的那一刻起我们一直
追求着自由，从摆脱自然的束缚到社会
的束缚， 但自由对我们仍是触不可及
的， 也正如卢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
的，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 ”马克思在总
结人类历史经验时说：“人类的极境是
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
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
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然而这一极

境的道路是异常艰辛的，如今的我们仍
然行进在这条路上。马克思给出了我们
所要经历的历史阶段：“人的依赖关系
（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
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
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
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
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
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 全面的关
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
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
社会生产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
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

作者曾说文学的最高宗旨是实现
人的精神与审美的自由，发展和解放。

作为社会现实的形象反映， 文学会显
示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历程和人类在
其不同历史阶段的处境。 当我们人类
处于蒙昧的原始时期， 远古神话和史
诗向我们展示了先民走出自然束缚的
心路历程。 但我们人类并不被自然所
局限，而被我们自身所局限，于是文艺
复兴与启蒙运动也就应运而生了，打
破神学与宗教对人类的束缚。 但当拉
伯雷在《巨人传》中高呼“畅饮知识，畅

饮真理，畅饮爱情”时，莎士比亚却在
《哈姆莱特》中提出了“生存还是毁灭”

这一问题，他的四大悲剧向我们展示了
人文主义的“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

的必然结果，正如李尔王流落荒原时仰
天长啸：“人不过是可怜的双脚动物。 ”

无情地宣布了文艺复兴所设想的美好
蓝图的破灭。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开
创了欧洲的新时代，人们憧憬着启蒙运
动带给人们的美好前程。然而当人们欣
喜地进入新时代时，实现了所谓的“自
由，平等，博爱”，但现实是人们进入了
金钱取代上帝和国王成为新的支配力
量的时代。 在这个金钱支配的世界里，

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马克吐温，杰
克伦敦等一批伟大的作家向我们展示
了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进入

20

世纪，

在面临两次世界大战后，似乎人们对自

由的追求已陷入绝境，因为每一个人都
成为他人自由的障碍， 就如萨特所说：

“他人即地狱。 ”于是现代派与后现代派
用消沉与颓废来反抗这无望的现实，但
我们人类还是要向前走，因为我们还存
在着。 但马克思主义学说给了我们些
许希望： 如今的现状是一定历史范畴
的现象， 是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制度的
必然产物， 它将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
逐步被消灭。

正如徐葆耕先生在结束语所说：纵
观西方文学的漫长历程，人们可以认识
到，真正的自由境界绝不是随心所欲的
自由放任，也不是对现存秩序的忍从逃
遁，而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理性与非
理性，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他人，个人诸
因素的和谐统一，是集体普遍性制约和
个性潜能多方面发展的高度一致。


